听“纽约爱乐音乐会”导赏
“对于美食，人类除了担心“会不会变胖”以外，对于尝试新的食物、挑战不同的食物从来没有障碍。
我们不需要“美食入门指南”，也没有读过“美食300问”。如果希望享受川菜，我们大都不会从“小吃”开始尝试，一道道“经典菜”只要份量不过分，都可以带领我们接触一个新菜系。在吃波士顿或者澳洲的龙虾之前，除了确认一下价格，我们一般不会惶恐地问“吃龙虾之前要准备什么？” 如果是一个会做菜的厨师，品尝美食的时候可能会更有要求，但不会做菜的吃货，也并不需要学会做菜才去品尝世界各地的美食。做一个优秀的吃货，只需要一个要点：别怕胖！
这正是在“纽约爱乐乐团”导赏讲座上，来自星海音乐学院作曲系的罗紫艺老师给大家分享的其中一个要点：音乐没有入门，正如吃粤菜没有入门。从什么开始听？能不能一开始就听交响乐？答案是：不要定太多的框架。在这样的基础上，他给观众们分享了一些有趣的想法：
贝多芬为什么被称为“作曲大师”？
贝多芬第三交响曲的主题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大三和弦。贝多芬搭好了第一块砖之后，再一步步将这个主题发展起来。材料是再平凡不过的材料，砖也是普通的砖，但是这个围绕核心去建造房屋的手法则堪称“建筑大师”。音乐也被称为“流动的建筑”，在这个作品里面，为这句话做了最好的诠释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贝多芬第三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是一个很阳刚的开头，清晰地表达了“英雄”的气概。但是到了末乐章，却并没有被赋予一个强而有力的结尾。这是对“英雄”的怀疑，因此在作曲的手法上也用了不充分、不明朗的表达。
听老肖很头疼？那就对了！
肖斯塔科维奇的c小调室内交响曲属于20世纪的作品，如果听起来很让人头疼，这就对了。作曲家在这个时代开始倾向于“更直接的描述”。作曲家本身遭受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，在平静的表面下，埋藏着很多的不协和。肖斯塔科维奇毫不掩饰这种“难受”，因此，听众听了觉得“真难受”，这种感觉就对了。

莫扎特预知了自己生命的终结？
莫扎特的第四十一号交响曲“朱庇特”，其末乐章处处透露着金碧辉煌和灿烂夺目。届时，听着这个作品，抬头看看音乐厅穹顶，也许能看到华丽而超脱的幻象，置身于无可比拟的天堂美景。同时，莫扎特的这一个后期作品（作曲家最后的三大交响曲之一），在"激烈"程度上仿如一首20世纪作品，不再如早期的莫扎特一般轻松。作曲家虽然无法预知自己的大限之日，但是这部作品却明显带有一种超脱感，仿佛预示着这是他“最后的交响曲”。
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成熟吗？
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虽然是作曲家的第一部交响曲，但是却并不是作曲家稚气未脱的年轻作品。这部交响曲作品号是Op.68，在勃拉姆斯有标号的120部作品中排列已然过半，完成的时候作曲家已经40多岁。这部作品常因第四乐章的旋律而被称为“贝十”，确实有一种“人类大同”的音乐表达。
关于调性安排的玄机
[bookmark: _GoBack]在两个晚上的作品中，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为c小调，贝多芬交响曲为降E大调（c小调的同关系大调），莫扎特的交响曲为C大调，勃拉姆斯的交响曲又回到了c小调。相信这种“关系很近”的调性安排是有道理的。
讲座结束后，我提出了为何西洋交响乐能在全世界普及推广，而中国民乐团却只能唯我独有的困惑，得到罗老师幽默又专业的解答。
如果说有一扇尘封的大门，隔绝了古典音乐和普通观众，让人不敢触碰，那么这一个讲座也许为观众打开了一扇阳光普照的窗户——古典音乐没有入门，信不信，你得进门自己试试看。


